
贰

2024年3月2日/星期六/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李力/ 美编 黄江霆/ 校对 苏敏 A8花地·一周艺文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15号，邮政编码：510655 广告热线：（020）87138888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440100190065 订报电话：（020）87133333 全国零售价2元 新闻记者证查验、举报电话：（020）87138800。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几天前，刚刚退休的清远博
物馆原馆长黄敏强接到一个好
消息，他被聘请为省里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
的专家组成员。这意味着，黄敏
强将连续三次参加全国文物普
查，这样的个人在全国范围内都
是少有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开展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从“二普”到

“四普”，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
这40多年，串联起了黄敏强完整
的职业生涯，也见证了广东乃至
新中国文物事业的筚路蓝缕。

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神州大
地百业待兴，文物事业也在其
列 。 1981 年，“二普”正式展
开。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的黄敏
强二十出头，听说清远要设立博
物馆，他立马申请调过去工作。
他的想法朴素又强烈：“年轻的
时候喜欢下乡工作，喜欢到处
跑，就是不想待在办公室。”

次年，清远博物馆正式成立，
只有3个人，黄敏强成为其中之
一。开展清远文物普查是博物
馆设立之后的首个重要任务。

“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学骑单
车！”黄敏强回忆，在20世纪80
年代年代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他

和同事常常搭班车下乡。在学
会骑单车后，近一些的文物点可
以骑车前往，荒郊野外就只能徒
步了。

同样参加过“二普”“三普”，
曾在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任职的陈松南也有相同的记
忆。陈松南今年 73 岁，退休已
经 10多年。参加“二普”时，他
就职于韶关市文化局文物科。

陈松南还记得，在一次到南
雄县梅岭镇开展协助工作时，他
和县里的同志沿着镇上的一条小
河，从上游河岸走到下游河岸，一
天下来走了30来里路。

“当时的文物普查有目的，
但没有方向。”陈松南说，因为
不知道地上文物有多少，具体
分布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条件
只能采用这种“笨办法”，每个
地方都走到才放心。

韶关市地处粤北山区，20 世
纪80年代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
地区。“二普”开展之时，韶关和
大多数地方一样，存在编制少、
经费缺、起点低、专业差的情
况。“活人都吃不起饭，还给死人
花钱？”当时这句话，反映出社会
层面尚未对文物保护形成统一
认识。

虽然受到条件限制，但“二普”
仍然完成了对全国不可移动文物
资源的摸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的同期公布实施，让文
物保护有法可依。

有了这次的普查成果，国家
文物局组织编辑出版《中国文物
地图集》，各省市执行分册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分册在 1989
年率先完成出版，遥遥领先于其
他省市。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
护科技研究所所长陈以琴的办公
室，就摆放着这本《中国文物地图

集·广东分册》。迈入新世纪，持续
五年的“三普”从2007年开始。那
时陈以琴刚毕业不久，进入当时的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她对
文物普查的了解从《中国文物地图
集·广东分册》开始。

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对文物
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三普”
由国务院统一部署，各级政府设普
查机构，实现了我国境内所有县域
的全覆盖。科技的进步还为“三
普”带来了数码相机、GPS卫星定
位系统等当时先进的技术手段。

“感觉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

差的路上。”作为广东省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以下简称

“ 省 普 查 办 ”）的一员，陈以琴计
算过，“三普”期间她跑遍了广东
省当时 123 个县（区）中的 93 个
县（区）。

“省普查办”就设在当时的广
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里从文
化系统抽调了几位专家和工作人
员在我们这里集中办公。”陈以琴
介绍，“省普查办”分为专家组和工
作组，她常常陪同专家到各个地方
开展培训、辅导、督查和验收，所以
感觉总是在出差。

为了方便到地市出差，“省普
查办”申请购入了两辆小汽车。
由于没有专职司机，办公室会开
车的人都有兼职司机的经历，领
导专家们也不例外。

陈以琴 2007 年 11 月拿到驾
照，第一时间就开车上高速去出
差，“那时没有规定满一年才能上
高速，心想你敢坐我就敢开。刚开
始开得像蜗牛一样慢，领导和专家
在车上干着急，眼睁睁地看着旁边
一辆接一辆的车闪过。”陈以琴回
忆了这段有趣的经历。

不过在她看来，最辛苦的工作
还在文物普查一线，在一个个普

查队员的身上。
“三普”时期，黄敏强已经任

职清远市博物馆馆长，同时也是
清远市普查办副主任、市普查队
长。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是“三普”的重点。清远天
平岭的一次调查让黄敏强至今
印象深刻。

天坪岭，80多年前曾是粤北会
战的战场之一。在清远市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中，普查队在这里发现
了日军战壕的线索。“战壕修在高高
的天坪岭上，没有上山的路，我们就
带着柴刀开路。”黄敏强记得，普查
队一行从早晨开始爬山，直到下午

2点才成功登顶。
“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带着

沉重的普查器材，印象中特别
累！”如今，天坪岭侵华遗址已经
成为清远市的一项重要史迹。

前往普查的路上总有精彩的
故事发生。记者在“省普查办”
内部刊物《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队员风采录》看到很多有
意思的事，比如普查队员因为身
穿红色工作服险些被牛攻击，还
有队员互相壮胆勇闯深山古屋，
又或者在野外展开“人蚁大作
战”……它们就发生在一座座古
墓葬、古遗址、古建筑旁。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刘成基
是“省普查办”的专家组成员之一，

“三普”时任职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作为青年骨干，他主要承担起
偏远地区的技术指导工作，粤东、西、
北片区是他常去的地方。

对于基层文博工作者而言，能跟
省里专家有交流的机会是很难得
的。“白天传达最新政策、指导培训。
晚上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但还有普
查队员直接找到我的房间，请教问题
一直到凌晨一两点都不肯走。”

刘成基说，当时基层文博工作者
的专业水平普遍较低，有的文物点的
基本描述都不会，遇到复杂一点的建
筑结构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们难得
去一次，所以也不好意思拒绝，只能
每个步骤详细地教。”刘成基认为，文
物普查对基层文博队伍是一次整体
培训，很多人日后也都成了本地的

“小专家”。
文物普查是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和公众参与的基础。“三普”的普查范
围增加了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线性
遗产等类型。诸如广州太古仓旧址、
佛山顺德糖厂旧厂房等工业遗产都
在“三普”中登记在册。这些曾经产
生过巨大生产效益的地方，如今已经
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道道
风景线。

日前，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正式启动。刘成基、陈以琴、黄敏
强都将继续参与其中，分别担当专家
组组长或组员的职能。此外，成千上
万的基层文保工作者也将参与到这
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中来。

那些静静停留在地面、地下和水
下的文物，广东的文物普查工作者将
再次向它们走去，就从这个春天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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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之际，羊城晚报记者

采访了数位曾经参与文物普查的文保工作者，他们有的来

基层文物普查队员，有的是省里的专家组成员……听他们

讲述近半个世纪以来广东省开展文物普查的一线故事。


